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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汪晓东

众多外资进入中国的运营模式，

是引进国际上的 BOT模式，即建设—经

营—移交方式来设计、建设的基础设施

项目。 BOT�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

政府或所属机构对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提供一种特许权协议 (Concession�A-

greement)�作为项目融资的基础。 由本

国公司或者外国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

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承担风险，开发

建设项目，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营项目

获取商业利润。 最后，根据协议将该项

目转让给相应的政府机构。 有时，BOT�

模式被称为“暂时私有化”过程。

兰州市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

称，合资后，兰州市政府曾计划整改自

流沟周边环境， 拆除自流沟沿线的违

章建筑， 兰州威立雅则负责检修自流

沟，但后来由于政府资金不到位，而导

致该项目没有启动。 据测算，拆迁需要

1.5亿元。

按照惯例， 水价的决定由水资源

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自来水供水价

格以及污水处理费构成。 有人分析说，

国家规定水价应按“补偿成本、合理收

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调整到

合理水平。 自来水制定的福利低价，价

值被大为低估。

有一位学者分析说， 自来水供应

市场化， 如果市民经济收入增加的情

况下，可以使用“阶梯式”涨价方式，进

行调整。 如今世界上水资源异常紧缺，

中国不少城市缺水也已经非常严重。

自来水逐渐商品化，这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约束市民生活的浪费水的不良习

惯。适当涨价毋庸质疑。但是它作为关

系国计民生的日常“消费品”，具体涨多

少，如何涨，必须要让多数老百姓能够

承受得起。

该学者认为， 在市民支付高价水

费后， 供水问题为何还无法得到保障?

企业和政府应该采用一定的应急措

施，避免水源污染或枯水而闹水荒。

“通过引入竞争，促使企业提高服

务质量的水行业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

清华大学傅涛认为， 但是引入竞争的

方式，只能是竞拍服务而非竞拍资产，

不能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 世界上许

多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政府在 10年

至 30 年的时间里无偿借给服务企业

使用，企业帮助政府来提供服务。 公共

服务行业并非竞争性行业， 是不能公

开竞拍资产的。 水业本质是服务业，保

证供水的安全和质量。

傅涛表示， 政府确定水价并不完

全取决于供水成本， 采用听证会的形

式让公众面对面对成本进行审查，只

会将公众引入“供水成本决定用水价

格”的误区，对消除质疑没有帮助。 况

且，水价一旦紧盯上了成本，一切就变

得更加棘手， 政府在上调水价问题上

必然面临尴尬局面，不上调，企业亏损，

无法运营；上调，公众质疑水价成本。

记者手记

公共服务行业的市场化尺度

闵云霄

外资水务巨头

们曾有过赚得

盆满钵满的黄

金时代， 也曾

因游戏规则的

突变而黯然退

出。

（上接第一版）

2004 年 3 月， 贵州第一个 BOT

城市供水建设项目在纳雍县城动工。

“如果项目实施地全是一些只想着修

建形象工程的政府，那么 BOT 项目绝

对没法继续下去。 ”西部水务总经理

夏卫平介绍说。

夏卫平曾是中科院院士欧阳自

远的硕士生， 因为欧阳自远在贵阳

地化所工作， 夏卫平曾多次来过贵

州。 他在美国攻读完博士进入汉氏

公司任高级副总裁， 于是美国汉氏

1998 年以来在贵阳先后帮助建设

了 3 个污水处理厂， 叩开贵州市

场。

记者获悉，汉氏公司投资的多个

项目，人口均在 5—8 万，日需自来水

约 2—5 万吨， 而原有的自来水日供

水能力不足。 西部水务进入后，一般

先投资数千万元改建了自来水厂，铺

设数公里长的输水管线和城区管网。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贵州省城市

供水管网平均漏失率为 25%，有的地

方甚至高达 40%。 加上水价长期偏

低，很多自来水公司连年亏损，当地

政府也无力投资改建管网，于是引入

外部力量“解渴”。

曾经的高利润已被规范

洋水务觊觎中国水务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污水处理的广阔市场和水

价上涨的巨大空间形成了一块利润

丰厚的“蛋糕”。 2000 年，国家统计局

提供的一项报告显示：上年度，外资

在中国最有利可图的产业是自来水

厂， 其利润和成本的比率为 24．48％，

是外资投资项目中最高的。

2004 年 4 月，遵义市政府也采用

TOT（即移交—经营—移交）方式与法

国威立雅签订了“市南、北郊水厂特

许经营权授予（资产转让）协议”，威

立雅以 1.52 亿元购买两水厂（不含管

网）30 年特许经营权（期满后可续展

5 年）。

其时， 外资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一举横扫了一线城市的水务项目。 在

北方，外资已涌入北京、天津、青岛、

合肥、兰州等城市；在南方，上海、深

圳、珠海、三亚等城市也纷纷被外资

抢滩登陆。

据专家估计， 在 2001 年以前由

外国水务公司直接投资的国内水厂

超过 50 家。

然而，这一令投资者兴奋的“黄

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签发 43 号文《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

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指出：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

报不符合中外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原则，违反了中外合资、合作

经营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今后任

何单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保证外方

投资固定回报。

产生各类纠纷已非个案

其实，兰州水危机的一幕早就在

很多城市上演。

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威立雅水务）是兰州市唯一

的供水单位。 这家成立了 161年的法

国水务集团公司， 目前在中国 12 个

城市有 15 项供水或者污水处理项

目，也有过并不光彩的历史。

2007年，威立雅在青岛涉嫌将一

个污水回流管道直接接到了自来水

输送管道上，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

2006 年 5 月下旬的一周时间里，

贵州省纳雍县城城区自来水运营几

个月后，突然四万市民面临“自来水

臭味刺鼻，部分人出现了腹泻症状”，

先是“供水不正常”，继而陆续停水。

顿时，一桶 50 千克的水卖到了 3 至 8

元，许多跑运输的司机也临时改行拉

水卖，大发“水财”。

纳雍县卫生监督所一位负责人

说，停水期间已经抽样化验过，纳雍

供水公司供应的水浑浊， 而且其中

氨、氮和耗氧量都超标，属于不合格自

来水。

“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在 13

个进行污水和供水处理的城市， 有 11

个拖欠水费至少达 1000多万元。”4月

18日， 西部水务办公室主任陈兴刚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10年来，西

部水务在贵州投资了兴建了 5个污水

和自来水运营项目， 但自己经营的目

前只有 3个，其中纳雍的项目，仅仅使

用几个月就被当地政府回购。 ”

西部水务在贵州织金县投资改

建的城市供水系统，2005 年 7 月开始

供水。按照政府与西部水务的 BOT合

作计划，至少要运营 20 年后，再免费

交给政府使用，但是启用两年后就被

政府回购。 为什么提前回购？ 陈兴刚

不愿意太多介绍，仅仅表示“只能说

地方政府财政更宽裕”。

地方政府对“洋水务”一开始抱

有很大的兴趣。一个细节是：贵州赫章

县政府为争取汉氏公司 1.2 亿元的投

资，专门设立“汉氏办”，负责具体的协

调配合事宜，很快成功签订合同。

但是，好景不长。 到了 2005 年 7

月，西部水务决定退出黔西供水 BOT

项目。

时任副县长罗廷毅说:“BOT 合同

中有‘霸王条款’! ”他认为，如果工程

质量不合格造成的“跑漏滴”，今后都

将由黔西水务承担。 而且财政“兜底”

条款也对中方不利。 为规避以后的运

营风险，黔西水务和有关部门对质量

进行严格跟踪和监督。

同时，有人对 BOT 投资模式不熟

悉，该项目开工前就遭受质疑，于是

引发纠纷。

外资利益诉求推高水价？

按照合同约定，项目建成后西部

水务只经营水厂，其余部分仍交由当

地自来水公司运营。 如此，两者就形

成处理水的“批发购销”关系。 而西部

水务的投资计入综合出厂水价中,并

从中收回。

而威立雅水务也只经营水厂，由

遵义市供排水公司从该公司购买处

理水再出售。

合同约定，当地自来水公司将按

照约定供水规模和水价在两家外资

公司购水。 不同的是，如果因供大于

求或其他原因而造成西部水务不能

收到应收费用时，县财政要出面“统

一买单”。

合同同时约定，黔西、织金、纳雍、

赫章项目的综合出厂水价分别为 1.6

元、1.4 元、1.65 元、1.78 元/每吨，水价

每隔 5 年上涨一次，涨幅为 10%。

而威立雅水务与当地政府约定

的综合出厂水价为 0.92 元/吨， 然后

逐年上升到 1.35 元/吨。

以纳雍为例，到 2010 年，综合出

厂水价为每吨 1.815元；到 2026年，综

合出厂水价将达到最高， 即每吨 2.42

元左右。 而在此之前，纳雍县自来水公

司的终端供水价为 1.83元左右。

纳雍饮水投资项目，前后共投资

七八千万元，很大一部分资金是纳雍

县政府协助贷款的，设计能力是日供

水 2.5 万吨， 现在首期工程的运行能

力是日供水 1 万吨， 下一步再作扩

建，而纳雍目前每天的实际消耗水量

为 8000 吨， 而按照 1.80 元每吨收取

费用，剩下的 2000 吨，县政府按照这

个价格补贴给水厂。

《中国企业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纳雍水厂每年除了实际运行收入外，

单是政府补贴给水厂的资金多达 100

多万元。

2006 年，当地生活用水达到 2.15

元/吨，行政商业和工业用水 4 元/吨，

经营服务用水为 5 元/吨，特殊行业用

水高达 10元/吨。

纳雍县政协委员刘忠植把纳雍

水价与全国各大城市的水价做了比

较：北京、天津均为 2.9元/吨，深圳 1.9

元/吨，珠海 1.02 元/吨，广州 1.24 元/

吨， 成都作为西部 12 个省会城市最

高价 1.35 元/吨的水价也比纳雍低很

多。 他认为， 目前省城贵阳也只为

1.20元/吨。然而经济较为落后的纳雍

水价竟然远远比贵阳水价每吨高出

近 1元。

采访过程中，一种说法得到了更

多人认可，“在贵州纳雍这样一个贫

穷落后的小县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

平尚处于温饱阶段， 如此高的水价，

虽然有物价部门批准收取，从程序上

是合法的，但是明显不合情理”。

出事的兰州威立雅前身为兰州

供水集团。 2007 年，该集团与法国威

立雅水务（黄河）投资有限公司合资，

组建兰州威立雅。 威立雅以 17.1 亿

元，4 倍的溢价获得兰州水务集团

49%股权。 这种高溢价引发了外界质

疑：外资投钱是要在经营权有效期内

通过收取水费回收成本的。

事实上， 从 2008 年—2009 年各

地涌现出的上调水价热潮很大程度

上含有外资的利益诉求。 上海、深圳、

兰州、天津、重庆等一线城市纷纷传

出水价上涨的消息。 据粗略统计，仅

2009 年提出涨价的 7 个城市中，就隐

现着十多个外资企业的身影。

天津市在外资进入后十多年的时

间内，居民用水价格先后上调了 8次。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近日，清华

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表

示， 外资的进入并未对当地水价造成

实质性影响， 而中国很多供水企业效

率低下则是水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

一。

由北京出发，经京沪高速公路驱车260公里便可直达河北

沧州东光县，这个路程说远亦近。

这是一段触动环境底线的距离。当北京躺着中枪时，沧州

为此付出更大代价，大气、生态和水污染接踵而至，化工大县

东光县为此频频埋单。

在京津冀一体化日渐迫近、 治污重典时代来临的双重背景

下，一边是沧州接轨京津淘汰落后产能协同治污，另一边是本土

企业排污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让沧州陷入某种怪圈难以自拔。

村庄围绕的化工厂

近年来，位于东光县的河北省华戈化学集团（下称华戈集

团）频频遭到举报，缘于华戈集团建厂十几年来的废弃物排放。

东光县大邢村村民时下聊得最多的话题是癌症， 虽然没

有确切的线索指出生病与污染有关， 但当地村民还是将矛头

指向数百米之外的华戈集团。

4月2日，大邢村举办庙会，村民围观互相聊天十分热闹。

村干部对华戈集团多年污染环境的说法讳莫如深， 他手指村

民老邢居住的方向压低声音说：“找他就行。”

老邢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别人不敢说，

我已经70岁了，为了子孙后代还有什么可怕的？”

“近年来，癌症病人急剧增多，而且呈低龄化趋势。”大邢

村数位村民告诉记者。

尽管华戈集团曾多次试图解释， 但村民认为其偷排废弃

物污染环境是不争的事实。

有媒体报道， 华戈集团南墙一隅， 有一处很隐秘的排污

口，深藏在枯草芦苇丛中，排污口附近的土壤呈紫红色，排污

口侧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渠， 渠内浑浊的水汩汩而流，100多米

后汇入胜利渠内，然后再由胜利渠径直闯入宣惠河。

华戈集团生产的DSD酸液是重要的染料中间体,是生产二

苯乙烯系荧光增白剂染料的原料。有专家坦言，其副产废酸量

大、治理难度高，即使国外发达国家也无法完全治理。

化工专家果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生产DSD酸液其氧

化过程全部采用水法工艺，每生产1吨DSD要排放20吨“三高

一差”废水，达到重污染程度。

“打井保水”成热门生意

老邢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华戈集团处理污水的设备

全年很少运行， 为节省成本多采取从地下打深井或以外排的

形式听任其流向附近的河渠。

老邢说， 目前华戈集团为应对环保稽查早已采取雨天集

中排放等手段，这种方法更具隐蔽和欺骗性。

与华戈集团一墙之隔的胜利渠散发着阵阵类似氯气的味

道。除此之外，2013年村民反映的排污口却神秘消失了，只留下

隔岸相对的生产废料堆积在厂区，这种物质被村民俗称为废盐。

小张村王女士告诉记者，去年四五月间，小张村近一半村

民被空气中刺鼻气味困扰， 期间东光县医院收治了数十名该

村病人。

记者注意到，老邢家附近以“打井保水”为名的小广告布

满墙壁四周。村民解释，这里生活用水并不缺乏，只是时而流

出的自来水发红饮用有异味，不得不打深井取水。

记者现场观察发现，胜利渠污水呈现稳定紫红色，并时时

伴随特有呛鼻味道。“渠内污水数年从未间断， 浇灌棉花等农

作物基本依靠自然落雨。”老邢告诉记者。

对于村民的说法， 华戈集团相关工作人员拒绝了记者的

采访要求。

谁在视而不见？

公开资料显示，华戈集团创建于1995年，拥有数家成员公

司，涉精细化工、医药化工、塑料、金融投资、地产、IT、数控和

环保工程等八大类业务。

在东光县县委大楼大厅可以看到张贴着的纳税“光荣榜”，

在工业企业一栏中，华戈集团以纳税2000余万元位列榜首。

东光县环保局相关人士也证实华戈集团是本地纳税大

户，是一家明星企业。集团董事长戈建华作为当地企业家不会

不惜名誉破坏环境。

而对于村民反映的华戈集团数十年排放污水及废气破坏

环境的说法，上述环保局人士解释，2009年之后，华戈集团通

过专用管道直接将生产废水排入污水处理厂， 绝无偷排现象

发生。另外，排污管道长10公里，而且密封效果好并无渗漏。至

于废气，华戈集团通过冷凝处理，基本不会产生，且环保局并

未察觉其有排放迹象。

但小张村王女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每到下午5时，

阵阵刺激性气味便从华戈集团厂区飘出， 而大邢村老邢和老

张等村民在2012年同时拿到了华戈集团1000元—2500元的农

作物损失补偿款。

面对一墙之隔污水横流的胜利渠， 在记者的追问下环保

局有关人士解释说，水源流向复杂，位于上游的山东方面水质

极为不稳定，也是责任方。

环保局负责人解释说，华戈集团生产的废盐是硫酸钠，经

过处理是可以销售的，但由于其中氯含量超标，购买的客户很

少。硫酸钠不是危险品，可遮掩覆盖物露天短暂存放。

果先生指出，化学品的留置有着严格标准，必须储存于阴

凉、通风的库房。硫酸钠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可造成污染，暴

露于空气中容易吸水生成十水硫酸钠，也就是俗称的芒硝。

对于东光县化工污染事件本报将持续关注。

沧州化工大县明星企业

被指污染水源

兰州水危机背后：

外企进军公共服务业是与非


